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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的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到 1983 年，生产队在
农村生存了 20 多个年头，也就是在我 20 来岁时生产队解散
了。这对祖辈和父辈们来说，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而对于我
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生产队，这种曾经的基层农业生
产单位，虽已过去几十年，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仍然记忆犹新。

说起“生产队”，说起“场面”，现在大部分年轻人不清楚是
什么，“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俗称社）；“场面”就是
堆放、晾晒、碾打各种农作物的场地。常记得，那时每一个生产
队只有一个场面，生产队负责场面干活儿的领导叫“场头”，负
责种菜园子的领导叫“园头”……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位于沿包准公
路 15 公里处，往北拐一条南北走向足有 3 里长的乡村大道西
侧。大道东侧便是另一个生产队。“队房部”在村子南部，由俱
乐部、饲养院、库房、马圈、牛圈、羊圈等组成，“队房部”背后就
是南北长，东西窄，约有 400 多平米的“场面”。

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场面”上最热闹的时节就属夏收
的时候，那是没有收割机和脱粒机的年代，人工割回来的麦子
是一捆一捆的，拉到“场面”后，“场头”吩咐或亲自指挥其他社
员堆成四五个大小不等的一丈多高的大型锥体形麦垛，就是
把麦捆子摞成花瓶一样大摞，站在摞上的人手里拿一把镰刀，
把扔上来的麦捆子层层码放，摞得要好看，会不会倒塌掉，下
雨会不会进水，是需要有点技术的，摞得好的全队应该没有几
个人，在下面用铁叉挑着麦捆子往上扔的大多都是年轻有力
气的男人，我等猴娃娃们则坐在场面边的树荫下看着大人们
把一场的麦捆摞成一个个花瓶。

待晴天无雨，晒过几日之后就进入了碾打阶段，把麦捆摊
成大饼似的铺在“场面”上，男人们挥舞着鞭子，吆三喝四地骂
着步履蹒跚的骡马、拉着碌碡、在麦场上转碾成了禾草，变得
松松的、软软的，松软的禾草就成了我们这些猴娃娃们打滚玩
闹的好地方，也常常招致吆骡马男人们的呵斥。女人们坐在麦
垛的荫凉处，手里忙着针线活，等男人碾完一遍，听到“场头”
一声“翻场哩”喊叫之后，女人们纷纷拿起身边叉子，要把碾得
平展展的禾草用叉子挑起，抖散、抖松，翻过来再摊在“场面”

上。
“场面”上，铺了一地金灿灿的麦子，明丽的太阳光照射下

来，遍地闪烁着金子般耀眼的颜色。吴老二爷爷戴着一顶破草
帽，牵着黑骡子拉着石碌碡踩场子。吴老二爷爷一边漫不经心
地吆喝着黑骡子，一边哼唱着不成曲调的信天游，沉浸在一派
夏收的喜悦中。那个足足有百八十斤重的石碌碡似乎也极其
疲累，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与栖息在场面畔老榆
树上喜鹊“喳喳”叫的声音互相应和，谱出了一首农家喜庆丰
收的夏之曲。

与其他作物相比，谷子、茭子（高梁）的成熟季节相对晚
一些，收割时节差不多要到“寒露”节气，并且它们也不像糜
子、黍子一样，一收割了就可以拉到“场面”里铺开碾打，而是
需要先做穗子和秸杆的分离工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切谷
穗”“切茭穗”等活儿。这项农活不算重，往往是由妇女们来完
成。记得当时我们小队规定每切一捆谷子挣得三厘工分儿，
有机灵手快的妇女一天下来能切 30—40 捆，可以挣到十二、
三分儿，已经很不错了。等谷穗、茭穗被切下来后，人们就把
它们平铺到“场面”上，用马或牛拉着碌碡反复碾压，获取谷
粒或茭粒。这个办法虽然原始，但却是许多作物收获的主要
方式，并在达拉特农耕史上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直到大集体
解散时，除了小麦和玉米有脱粒机，其他农作物的收获还是
靠人工来完成。

秋收时分，“场面”上都晒满了队里各种农作物，玉米、茭
子（高粱）、糜黍、黄豆、黑豆、麻子等等不一而足。黄的、黑的、
绿的、红的，五颜六色，就像一幅幅水彩画似的，非常好看，看
得我们那帮小伙伴们十分眼馋，总想趁机抓一把黄豆、黑豆或
玉米什么的回家炒着吃。可队里安排了专门的看场人员，我们
无法靠近，只能想象着那炒黄豆、黑豆、玉米的香味。只好等到
傍晚，待“场面”上劳作的人们陆续回家后，我们才一拥而上，
在各个角落、或者缝隙里寻找被遗落的颗粒。运气好时，也可
收获到一把黄豆或者一捧玉米，然后跑回家让母亲一炒，便成
了我们香甜的零食。扬场对常年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来说，
是一件欣喜的事，他们付出了辛苦，期盼已久的丰收，扬场时

分便可见证。
扬场最常用的农具是叉子、扫帚、木锨（也叫扬场锨），被

称为场面三件宝。叉子有两股叉、三股叉、四股叉。叉子多是桑
木的，也有白腊条木的。后来，场面也有从供销社买来的铁叉
子，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总没有木叉轻便顺手。

木锨是农民从供销社购买的，扫帚是从王爱召的马莲壕
割一些枳芨拉回来让上岁数的社员扎制，做成成品后便可使
用。木锨形如铁锨，但用途却大不相同。木锨的活动场所只限
于场面，它和叉子、扫帚密切配合，把农民对丰收的渴望演绎
为酷似舞蹈的身姿。

打场，叉子是最忙碌的一天。一大早，人们开始摊场，用叉
子把麦捆子均匀地摊在“场面”里，然后等待翻场。通常要碾打
三遍，翻三遍。接着人们用叉子把麦秸挑到一边，用刮板或耙
脊把碾打好的麦子堆成长方形，扬场开始了。扬场是个技术
活，蕴含着经验和技巧，并不是人人都能为之。

扬场首先要看风向，借助风的力量把作物颗粒与糠、尘
土、禾草分开。会扬场的人把木锨的角度掌握得非常好，他不
是把谷类颗粒抛向空中，而是靠手腕往外一剪，把谷类颗粒剪
成一个扇形，谷类颗粒均匀散开，落在上风头，谷类糠则在下
风头和干净的谷类颗粒彻底划清界限随风势蔓延，有的谷类
糠和尘土会洋洋洒洒越过场边飘向远处，场边的庄稼和柳树
上都布满了它们的身影。在谷类颗粒落下的地方，有一个人头
戴草帽，手持扫帚不停地把没有被风吹跑的谷穗与秸秆扫到
一边，谓之“打落”。

人们把麦子或糜黍扬好以后，堆在一起，散坐在旁边，吸
着烟，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庄稼的收成好赖。好的扬场手在
没有风借助的情况下同样也能扬场，这样的高手哪个村都有
几个，我的一个本家大爹就是扬场高手，譬如扬豆子，尽管一
丝风没有，他照样把一场豆子扬完。他把木锨在空中划出一道
弧线，靠着手腕的劲，利用豆子的重量把它剪出去。看扬场人
潇洒的身姿，更理解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生产队的粮食除了分给农户，其余的就存在“场面”里，远
远看去，金灿灿一大堆。这一大堆粮食有时要在“场面”放上好

长一段时间，为了保险起见，不被盗偷，队里派一名政治可靠、
作风正派的社员专门看场。同时仓库保管员晚上还要把堆放
的粮食刮平整，再拿一块刻着“新和六队”（生产队名）字样的
木制粮印，小心而细致地按压着，直到粮食上被印出一个清晰
可见的“新和六队”。据说，这块木制粮印平时是由仓库保管员
保管着。

“场面”不仅是队里堆放、晾晒、碾打农作物的场所，也是
猴娃娃们的游乐场，也是鸡们、鸽们的乐园。每天从早到晚，一
群群鸡鸽们便到这里刨食，肚子吃得鼓鼓的。麻雀也来凑热闹
了，一大群飞来，黑压压的一片，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还是看
场的赵四爷爷有办法，他拿队里的大麻箩用一个短木棍顶起，
同时在棍子上栓一根细绳放在粮食上，一群麻雀到此觅食时
他将细绳一拉，麻雀们就再也出不去了。这样每天都能捉到很
多的麻雀。那时我们不吃麻雀，连麻雀蛋都不敢吃，大人说吃
了麻雀蛋怕脸上长雀斑。

秋末冬初，生产队的“场面”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每天，
就听生产队的生产队长手持喇叭状的铁制广播筒反复不停地
喊话：社员同志们，很快到“场面”分粮了、很快到“场面”分粮
了……社员们听到通知，便争先恐后地去排队分粮。在那个集
体年代，每个家庭的户主都有一枚手章，生产队不论分什么东
西必须要先带上手章。手章的用途就是当社员把东西分到后，
会计会用每家的手章在账本上盖个章，证明你把东西分走了。
关于当年为什么户户都有手章，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去大部分
人不识字，分东西无法签字，手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签名
的作用。

时光如流，岁月如梭。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我再次回到当
瞭年生产队的“场面”遗址，四下 望我的村庄，怎么也寻觅不到

过去那种熟悉的影子了，就连“队房部”和“场面”的一点残垣
断壁也没有留下，早已成了村民的住宅地……

如今，大集体时代的生产队已过去 40 多年了，农民的生
存生活方式也和那个年代不同了。可不知怎的，那段劳动时
光、那段“场面”劳作画面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它已
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场 面 ，一 段 难 以 忘 怀 的 记 忆

张玉福

当清晨的太阳懒懒地穿过窗户打到炕楞上的时候，酸粥
的独特香味儿已经从厨房的门缝里溢了出来，即使隔着两道
门和一个走廊，我还能听到母亲正在用铁勺子搅拌锅里酸粥
的声音，并能从搅拌的速度和频率上辨别出酸粥的出锅时间。
从小到大，我最喜欢吃的美味就是酸粥，酸粥作为准格尔旗的
特色小吃，是极受当地居民欢迎的。每次回家，母亲总会自制
酸粥给我吃。

自打我记事以来，家里的早餐桌上放的基本都是酸粥，再
配上一盘烂腌菜、一罐子炝得特别香的油籽儿油。我家人都爱
吃酸粥，就像牧民天天喝早茶一样。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村
以及邻近的几个村远到相邻的几个镇，再到大片的准格尔大
地上都有着这样的早餐习惯。

酸粥是风靡于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的特色美食，准格尔
旗便是其中的流行地之一。我们这儿的农村，几乎每家每户的
灶台上都有一个黝黑的陶瓷罐，上面盖着相似的釉黑盖子。它
就是酸粥的发酵罐———浆米罐，里面常年盛着酸浆，每晚睡觉
前，人们总是将一碗小米（糜米）倒入浆米罐子，以备第二天使
用。

虽然只是一碗粥，但酸粥的做法还是有点讲究的。这个
浆米罐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盛的酸浆负责把米发酵，

只有发酵到恰到好处才能做出酸到好处的酸浆，发酵的时间
越长，酸浆就越酸，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决定是提前一天
还是提前半天浆米。酸浆的合理发酵除了要控制时间，还要掌
握温度，因为过凉了酸浆就会发酵不到，过热了发酵的又太酸
了，而灶台上的温度适宜，不会太热也不冷，这就是为什么家
家户户都把浆米的灌子一年四季都放到灶台上的原因。不仅
如此，酸浆必须得天天吃或者隔天吃，否则酸浆就会变味儿不
好吃了。为了每天能吃上酸粥，使用酸浆米的程序是这样的，
先把酸浆从浆米罐中倒在一个盆里放一边，再把沉在浆米罐
底中已经发酵好的米倒入锅中煮，等到锅中的米开始沸腾的
时候，给浆米罐中舀几勺汤，再把之前倒出的酸浆倒回浆米罐
中，这样就给下次浆米留好了足够的酸浆了。每家做出的酸粥
味道都不大一样，妈妈说这是因为每个人做饭的手法不同。

再说熬酸粥的米，人们普遍用本地盛产的糜子米，当地人
也叫它小米，吃不惯小米的人能明显感觉到它的涩，但是经过
酸浆发酵后，它就变得滑糯可口了。用小米做出来的酸粥味到
独特、黄亮筋韧、酸爽可口、好吃不腻。小米还有开胃健脾，护
肤美容、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也是当地人“一天三酸”都不嫌多
的原因。熬酸粥的主料是小米，辅料有糯米、大米、高粱、红薯、
土豆、南瓜等，我家常吃的是小米，通常都加土豆。一道完整的

酸粥烹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锅中加水煮沸后加入酸米、土豆
块，熬到土豆块能用勺子扎开的时候下米，再搅拌几下盖上锅
盖，等再次开锅的时候揭开锅盖持续搅拌里面的粥，搅拌得越
多酸粥就越好吃，再煮几分钟酸粥就出锅了。

粥已做成，该倒佐料了。在物质匮乏的过去，一般家庭的
基础配置是一碟子红腌菜或者一盘烂腌菜及一罐炝着扎蒙的
油籽儿或者一碗炝着小肉丁葱花的猪油，小时候我们还用过
调“油格”，“油格”就是手工榨油剩下的渣子，用“油格”调得酸
粥很好吃，酸酸的味儿中夹杂着些米香，再混合一股浓厚但不
油腻的油香味儿，让人吃后回味无穷，不过现在基本吃不到这
么香的酸粥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养生观念深入人心，现在餐
桌上酸粥的佐料少说也有五、六个，须得凉菜热菜俱有，还要
讲究荤素搭配才算满足人们的营养需求。如今，酸粥的烹制方
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可以熬着吃、可以炒着吃，不断推陈出新
来满足人们的味蕾。

一碗酸粥的食材虽然寻常，做法亦不算复杂，但在以农耕
为主的乡土社会时代，它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去有滋有味的
一日三餐，成为一方人民的特色美味。即便在今天，酸粥依然
是很多人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好多生活在外地的
准旗人常常通过吃到一碗酸粥来慰藉思乡之情。

郝燕峰

但披一叶为遮阳，吐出青丝万丈长。

甘愿生涯箩里度，浑将抱负茧中藏。

皆言锦缎薄如翼，何念孱身累断肠。

化蝶飞天成正果，初心不改是榆桑。

迎逢节气盼琼林，夜梦盈眸雪覆侵。

犹为梅坡公谨判，也因道韫雅庄吟。

川原旷旷闲斟赋，天地皑皑静抚琴。

一去喧哗污秽事，独留玉砌共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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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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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这么一群人
离开热爱的工作来到农村

有这么一群人
离开熟悉的环境住进民居
有这么一群人
离开温暖的家庭到此相聚
这一群人

访民心带来党的关心
这一群人

惠民生送上党的温馨
这一群人
聚民心传递党的声音
不同的面容

他们有着同样的热情
不同的民族

他们有着同样的初心
下基层的工作队员
他们是百姓的至亲

二

曾在机关事繁忙
今朝受命驻村庄
漫步田野禾苗亲

欣待秋季谷满仓

发财全凭地增产

致富要靠党导航
与民谈心乡巨变
尤喜农户币盈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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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姥姥一直都是个老太太，好像不曾年轻。只
是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姥姥的背变得越来越弯曲，姥姥成
了一个驼背老太太。得空一算姥姥的出生竟是 1932 年
生人，年年给姥姥过生日，只记得几月几日，却从没想是
哪一年出生，这一算感觉年代好久远。姥姥经历了中国
旧社会最贫穷、最落后、最动荡到如今是最繁华的年代，
苦尽甘来的姥姥，此刻才最能清楚深刻地理解姥姥对一
切物品的爱惜之情。

我问女儿，你对太姥姥的印象是啥？女儿说：“一看
太姥姥就是个善人，年轻的时候一定受过不少苦，你看
她的背都直不起来了”。女儿说的没错，姥姥已经 87 岁
了，这个年龄的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哪一个不是一路艰
辛熬过来的，还好，姥姥遇到了如今的太平盛世，也正在
享受好日子。可姥姥习惯了一辈子的勤劳，不论在自己
家还是在儿女家她都闲不住。扫地、扫院子、烧火、捡菜，
反正只要你在她身边干活(也只限家务了，地里的活走都
走不出去了)她就会亳不犹豫地插手抢着干，多么善解人
意的姥姥啊，她就不想着一点点自己，也从不为自己的
健康护航，还口口声声说甚也干不成了、废了……听了
这话想想都心酸，姥姥怎么就老了呢？连走路都变得慢
慢悠悠，腿疼、腰疼时刻折磨着姥姥，我也是无能为力地
为姥姥买一些药，希望对姥姥心理也是一个安慰。每当
我给姥姥买回药给她说服用方法时姥姥记得特别牢，而

岀且眼神中流露 满满的希望。活到这把年纪，药究竟能
给姥姥减轻多少痛苦，恐怕只有姥姥自己知道，但活着
的渴望也许是姥姥抵抗病痛的动力吧。

心地善良、热爱生活的姥姥对一切都充满了热爱。
姥姥爱养花，即使是现在姥姥家里也养着几盆长相各异
的花，出门久了姥姥会特别想念它们。花对于姥姥来说
就是希望。不善言辞的姥姥总是不辞劳苦每年春天一到
就在自己家院子里种上一些花，只要踏进姥姥家院子就
感觉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有一种孝顺叫“由着她”，特
别指的就是姥姥的热爱劳动。一年 365 天，姥姥只要眼
一睁就好似有干不完的活，春天应该是姥姥最忙的季
节，心里念着门前的几分地能种些什么，院子里的墙角
种些什么，说忙是因为这些零散的地需要人工翻，二舅
是不支持也不允许姥姥种的，所以姥姥就自己翻，可想
而知，80 多岁的姥姥怎样干这些活，但谁也阻拦不了姥
姥劳动的愿望，用不了多久，门前、院里的蔬菜、花草的
幼苗就破士而出了，有了这些生命，姥姥就又有了一年
的希望。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各种蔬莱花草在姥姥的精
心照顾下茁壮成长，姥姥开心极了……

今年夏天，姥姥来到妈妈家，我为了让姥姥感受自
己存在的价值，就把家里的漏洞袜子、快要磨烂的床单
拿来让姥姥修补，还有两孩子的旧衣服让姥姥裁，姥姥
特别喜欢这份“工作”，一周后再去看姥姥，已经全部做
好了。每周回妈妈家时间宽裕的话我会带姥姥开车出地
里掏苦菜，让她到广阔的田间地头感受一下生活的气息
(当然，她是坐在田埂上等我)，回来再让她捡干净。姥姥
特别开心。姥姥的闲不住让人心疼。

姥姥养育大五个儿女，在过去那样缺医少药的年
代，姥姥养育孩子生病特别是自己生病时，姥姥都是用

自己的土方法弄些草药医治，姥姥给我们说过治很多毛
病的用药方法，比如咳嗽、上火、头疼等等这些常见的小
毛病，姥姥用她的方法就能治愈，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手
捏”(就是药到病除的意思)，她把这些土药方常常讲给我
们听，我们听听就忘了，把生病治病的希望都放在了药
店，殊不知姥姥的土偏方是不是更有效呢？我们一群晚辈
曾经坐一起笑谈姥姥的偏方，戏说记录下来留存使用，题
目就叫《姥姥的偏方》，就让我们这群人里文化最高的李
警官来写（三姨家女儿，东胜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我至
今不知李警官开始动笔没，哈哈。下次去看望姥姥的时
候，一定要把姥姥的偏方记录下来，将姥姥含着苦痛记忆
的偏方留存下来，让姥姥永远住在我们心里。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姥姥用心用爱用她宽厚的
善良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忙碌自己生活的同时还
力所能及地帮助子女照顾我们每一个晚辈人。常常听
姐姐说，她刚从学校选拔去体工队那几年，特别是有一
年冬天，漫长艰苦的冬训，让她感觉力不从心，劳累、困
顿、枯燥等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姥姥从老家捎来 100 多
颗农村鸡蛋，不知是姥姥的鸡蛋给了姐姐力量和坚持下
去的决心，还是鸡蛋本身的营养补充了姐姐的体能，也
许都有吧，在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时节姐姐去全国各地
参加一系列的锦标赛，成绩突飞猛进。这是姥姥给予姐
姐最伟大的爱，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后来，姐姐不
论走到哪里都会给姥姥、姥爷带特产回来，出国也不忘
给姥爷带两瓶酒回来。

我们爱姥姥就像姥姥爱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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